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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多
識廣
尹樹廣

冥
冥
之
中
，
我
似
乎
早
就
預
感
到
蔣
潔
敏
會
出
事
。
非
我

有
先
見
之
明
，
而
是
他
早
在
中
石
油
做
老
總
時
，
就
在
外
交

場
合
惹
過
大
禍
。

二
零
一
零
年
中
國
舉
辦
上
海
世
博
會
。﹁
世
博
外
交﹂
是

那
年
中
國
外
交
重
頭
戲
，
多
國
元
首
和
首
腦
受
邀
參
訪
，
土

庫
曼
斯
坦
總
統
別
爾
德
穆
哈
梅
多
夫
也
應
胡
主
席
邀
請
來
到
上

海
。
因
為
中
石
油
在
該
國
有
很
多
大
項
目
，
油
氣
田
開
發
和
管
道

建
設
處
於
關
鍵
階
段
。
油
氣
是
國
民
經
濟
的
血
液
，
所
以
，
江
澤

民
、
胡
錦
濤
和
習
近
平
等
領
導
人
都
訪
問
過
該
國
，
足
見﹁
汗
血

寶
馬
之
國﹂
在
中
國
對
外
能
源
安
全
中
的
重
要
性
了
。
歷
史
上
土

庫
曼
人
是
遊
牧
民
族
，
獨
立
後
，
前
總
統
尼
亞
佐
夫
和
現
總
統
均

是
鐵
腕
治
國
，
雖
奉
行﹁
永
遠
中
立﹂
外
交
政
策
，
但
對
發
展
對

華
關
係
都
十
分
積
極
。

世
博
期
間
，
蔣
潔
敏
自
然
要
拜
會
尊
貴
的
客
人
。
或
許
是
因
為

中
國
人
有
錢
了
，
中
石
油
又
是
國
企﹁
大
哥
大﹂
，
蔣
潔
敏
在
會

見
中
口
氣
很
大
，
隨
口
表
示
，
土
庫
曼
斯
坦
天
然
氣
質
量
一
般
，

含
硫
︵
磺
︶
量
太
高
，
價
格
不
菲
。
言
外
之
意
是
土
方
佔
了
大
便

宜
，
中
方
人
員
聞
之
不
知
所
措
。
據
說
，
蔣
在
會
見
中
二
郎
腿
翹

得
挺
高
，
態
度
盛
氣
凌
人
。
土
國
總
統
的
臉
色
馬
上
就
變
了
，
回

國
後
，
中
石
油
在
土
國
的
天
然
氣
開
發
項
目
被
無
限
期
推
遲
。
說

來
也
巧
，
當
時
主
管
對
外
經
貿
的
正
是
副
總
理
王
岐
山
，
他
其
後

不
久
率
團
赴
阿
什
哈
巴
德
出
席
兩
國
混
委
會
例
會
，
但
土
總
統
讓

他
吃
了﹁
閉
門
羹﹂
，
會
開
近
一
周
，
卻
未
安
排
會
見
，
這
在
國

際
場
合
極
其
少
見
。
想
必
日
後
他
一
定
會
了
解
到
是
蔣
潔
敏
惹
的
禍

吧
。

周
恩
來
總
理
生
前
曾
反
覆
告
誡
，﹁
外
事
無
小
事﹂
。
蔣
潔
敏
顯
然

是
倚
仗
中
石
油
財
大
氣
粗
，
言
談
中
少
了
對
外
國
元
首
應
有
的
禮
節
尊

重
，
不
僅
讓
王
岐
山
吃
了﹁
閉
門
羹﹂
，
更
讓
外
交
部
緊
急﹁
補

鑊﹂
。

別
爾
德
穆
哈
梅
多
夫
曾
是
名
醫
生
，
早
年
在
土
國
醫
科
大
學
口

腔
學
系
工
作
，
歷
任
衛
生
和
醫
藥
部
下
屬
的
口
腔
中
心
主
任
、
衛

生
和
醫
藥
部
長
和
副
總
理
等
。
亡
羊
補
牢
，
猶
為
未
晚
。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底
，
對
外
友
協
翻
譯
並
出
版
了
別
氏
的
專
著
︽
土
庫

曼
斯
坦
藥
用
植
物
︾
，
全
面
介
紹
了
土
國
沙
漠
天
然
藥
用
植
物
，

在
作
者
訪
華
前
夕
送
上﹁
見
面
禮﹂
，
兩
國
副
總
理
級
高
官
出
席

新
書
發
佈
式
。

經
過﹁
以
書
傳
情﹂
和
各
方
努
力
，
中
土
天
然
氣
合
作
終
於
走

出
陰
影
。
二
零
一
三
年
九
月
，
習
近
平
主
席
訪
問
土
國
，
與
別
爾

德
穆
哈
梅
多
夫
共
同
啟
動
了
世
界
第
二
大
單
體
氣
田﹁
復
興﹂
氣

田
一
期
竣
工
投
產
儀
式
。
令
人
欣
喜
的
是
，
中
國
已
累
積
進
口
土

國
六
百
億
立
方
米
天
然
氣
，
土
國
天
然
氣
經
八
千
公
里
的
西
氣
東

輸
二
線
管
道
直
接
送
達
香
港
，
創
下
世
界
氣
管
長
度
之
最
。

中
國
人
講
求﹁
和
氣
生
財﹂
，
外
交
有﹁
和
為
貴﹂
傳
統
，
它
是

中
國
外
交
的﹁
軟
實
力﹂
，
與
西
方﹁
恃
強
凌
弱﹂
外
交
有
着
天
壤

之
別
，
為
我
們
贏
得
了
好
多
外
國
朋
友
不
應
忘
記
的
是
。
四
十
多
年

前
，
新
中
國
就
是
被
第
三
世
界
的﹁
窮
哥
們﹂
抬
進
聯
合
國
的
。

近
年
來
，
有
外
國
友
人
反
映
，
有
的
中
國
外
交
官
和
商
人
在
與

他
們
接
觸
時
趾
高
氣
揚
起
來
，
不
像
過
去
那
麼
尊
重
了
。
筆
者
以

為
，
我
們
在
與
外
國
人
打
交
道
時
，
應
以
蔣
潔
敏
為
鏡
，
將
語
氣

放
平
緩
些
，
將
翹
起
的
二
郎
腿
收
斂
起
來
。

翹起的二郎腿「惹禍」

上
周
，
與
豬
朋
狗
友
夜
飲
，
談
及
香
港
作

家
誰
寫
鹹
濕
小
說
最
勁
。
我
說
，
上
個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有
個
叫
夏
飛
的
，
不
知
其
何
許

人
也
，
也
不
知
其
性
別
，
姑
當
男
性
吧
。
他

的
書
遍
佈
當
年
夜
街
地
檔
，
整
行
排
列
，
陣

容
可
觀
；
每
一
本
都
是
艷
情
為
尚
，
男
女
交
媾
為

主
。
我
捧
讀
之
下
，
驚
覺
這
位﹁
色
情
作
家﹂
和

那
些﹁
鹹
濕
作
家﹂
迥
然
有
別
，
也
曾
購
買
多

冊
，
看
得
津
津
有
味
。
可
惜
，
迭
經
搬
遷
，
滄
海

桑
田
，
到
了
八
十
年
代
，
這
位
作
家
已
銷
聲
匿

跡
，
我
亦
風
流
雲
散
了
。

到
了
九
十
年
代
中
，
我
偶
翻
藏
書
，
赫
然
檢
出

一
冊
︽
夜
夜
換
新
巢
︾
；
再
閱
之
下
，
發
覺
我
當

年
確
具
慧
眼
，
這
位﹁
色
情
作
家﹂
別
具
一
格
，

而
且
還
師
承
明
清
艷
情
小
說
的
傳
統
，
他
所
販
售

的
何
止
是﹁
色
情﹂
？

夏
飛
的
書
在
一
些
書
店
確
難
得
一
見
，
銷
售
對

象
往
往
是﹁
夜
遊
人﹂
，
地
點
就
是
這
些
通
宵
流

動
書
檔
，
只
怪
我
沒
有﹁
歷
史
眼
光﹂
，
沒
有
將
他
的﹁
著

作
等
身﹂
珍
而
重
之
保
存
下
來
。

其
後
細
思
，
我
再
不
呼
其
為﹁
色
情
作
家﹂
，
而
緊
跟
潮

流
，
封
他
為﹁
情
色
作
家﹂
。

﹁
情
色﹂
和﹁
色
情﹂
究
竟
有
甚
麼
分
別
？

﹁
情
色﹂
一
詞
似
起
於
台
灣
。
據
徐
嘉
陽
在
︽
情
色
內

外
︱
︱
初
探
新
人
類
作
家
的
文
學
空
間
︾
一
文
中
說
：

﹁
…
…
一
九
八
八
年
以
後
，
陳
裕
盛
的
短
篇
小
說
集
︽
騙

局
︾
以
問
題
小
說
的
姿
態
躍
上
文
壇
，
始
有﹃
情
色
文
學﹄

的
出
現
。﹂
在
註
解
中
，
徐
嘉
陽
還
說
：﹁
關
於﹃
情
色
文

學﹄
的
定
義
，
本
意
以﹃
猥
褻﹄
︵O

bscenity

︶
是
否
來
辨

視﹃
情
色
文
學﹄
與﹃
色
情
文
學﹄
之
差
異
。
誠
如
劉
元
昌

︽
西
方
美
學
導
論
︾
︵
聯
經
版
︶
書
中
頁
三
五
五
所
提

﹃
…
…
當
作
者
想
在
或
主
要
想
在
一
種
粗
鄙
與
不
節
制
的
方

式
下
藉
語
言
、
文
學
、
聲
音
、
動
作
或
畫
面
等
來
引
起
觀
眾
的

性
慾
時
，
則
這
種
作
品
毫
無
疑
問
是
猥
褻
的
。
用
普
通
名
詞
來

說
，
它
們
就
是
黃
色
或
色
情
作
品
︵Pornography

︶
…
…﹄﹂

對
此
，
徐
嘉
陽
有
異
議
，
認
為﹁
引
起
觀
眾
性
慾﹂﹁
舉

證﹂
困
難
，
因
為
閱
讀
者
的
年
齡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
宗

教
信
仰
等
皆
會
影
響
對
其
性
刺
激
的
反
應
程
度
。

徐
嘉
陽
這
論
點
，
確
有
見
地
。

自
陳
裕
盛
的﹁
問
題
小
說﹂
之
後
，
台
灣
在
九
十
年
代
，

﹁
情
色﹂
一
詞
即
大
為
氾
濫
，﹁
一
旦
冠
上﹃
情
色﹄
，
諸

如﹃
情
色
小
說﹄
、﹃
情
色
文
學﹄
、﹃
情
色
事
件﹄
、

﹃
情
色
心
理﹄
…
…
彷
彿
就
改
頭
換
面
，
提
升
了
地
位
，
使

其
有
了
可
以
登
上
台
盤
的
顏
面
。﹂
此
外
，﹁
在
中
文
裡
，

情
︵
情
感
︶
偏
向
心
靈
層
面
，
而
色
︵
色
慾
︶
則
偏
向
肉
體

感
官
，
在
一
般
社
會
性
價
值
體
系
認
定
裡
，
二
者
的
層
次
差

別
，
自
不
待
言
，
以
情
字
帶
頭
的﹃
情
色﹄
，
相
較
於
色
字

帶
頭
的﹃
色
情﹄
，
內
在
的
延
義
指
向
為
何
，
更
是
昭
然
若

揭
！﹂
由
這
個
角
度
來
審
視﹁
情
色﹂
與﹁
色
情﹂
，
比
之

﹁
猥
褻﹂
的
定
義
，
可
不
是
更
為
清
晰
？
況
且
，﹁
情
色﹂

的﹁
猥
褻﹂
程
度
，
有
時
絕
不
輸
於﹁
色
情﹂
。

夏
飛
的
︽
夜
夜
換
新
巢
︾
，
其
中
指
涉
到﹁
兩
性
身
體
爭

霸
戰﹂
、﹁
男
權
與
女
權﹂
、﹁
倫
常
性
變﹂
等
等
層
面

上
，
而
在
行
文
中
所
顯
示
的
性
器
隱
喻
、
飲
食
男
女
的
描

述
，
更
承
襲
了
中
國
艷
情
傳
統
的
餘
緒
，
比
之
同
時
代
的

﹁
性
作
家﹂
，
不
知
勝
了
多
少
籌
。

因
此
，
說
夏
飛
是﹁
情
色
作
家﹂
，
確
是﹁
名
副
其

實﹂
。

色情與情色

區
瑞
強
又
名﹁
區
睡
眠﹂
，
那
是
當
年
他
在
浸
會
大
學
上

課
，
兼
職
電
台D

J

的
外
號
。
他
太
忙
，
忙
着
當
歌
手
、
拍
電

視
劇
、
上
電
台
、
返
學
校
。
當
年
我
們
合
作
主
持
早
晨
節
目

﹁
陽
光
早
餐﹂
，
由
早
上
六
時
至
九
時
，
每
天
選
歌
和
題
材
都

由
我
一
手
包
辦
。
歌
快
播
完
，
我
會
將A

lbert

推
醒
，
神
奇
，

他
開
口
就
龍
精
虎
猛
，
甚
麼
話
題
都
可
以
接
下
去
，
播
歌
了
，
他
又

入
睡
了
…
…

A
lbert

很
多Fans

，
他
是D

J

歌
手
、
民
歌
王
子
、
結
他
老
師
，

他
的
學
生
甚
至
包
括
工
廠
女
工
。
當
年
電
子
廠
為
了
給
員
工
娛
樂
，

會
中
央
直
播
電
台
節
目
，
為
了
留
住
工
人
的
心
，
會
搞
工
餘﹁
結
他

班﹂
，
極
受
歡
迎
。

﹁
在
工
廠
飯
堂
，
我
試
過
同
一
時
間
教
幾
百
人
，
氣
氛
非
常
好
，

各
人
帶
着
結
他
上
班
已
夠
開
心
，
再
而
大
家
選
愛
聽
的
歌
去
練
習
，

彈
不
到
不
打
緊
，
最
重
要
一
起
彈
着
唱
着
，
嘻
嘻
哈
哈
又
一
堂
。﹂

別
被
區
瑞
強
純
情
的
外
表
騙
了
，
他
其
實
有
個
鬼
馬
多
端
的
腦

袋
，
一
九
九
四
年
左
右
，
政
府
有
見
大
量
市
民
移
民
，
希
望
製
作
一

首
新
歌
穩
定
民
心
，
並
以
數
白
欖
的
形
式
出
現
。﹁
我
是
可
以
的
，

但
，
跟
我
的
形
象
不
配
合
，
我
決
定
填
詞
，
並
以
假
名
小
丙
代
之
，

找
來
了﹃
運
財
智
叻
星﹄
陳
百
祥
主
唱﹃
我
至
叻﹄
。﹂
果
然
賣
個

滿
堂
紅
。﹁
叻
，
我
至
叻
，
餐
餐
都
做
阿H

ead

，
玻
璃
可
變
鑽

石﹂
，
叻
哥
形
象
在
家
長
心
中
更
是
大
翻
身
，
連
小
朋
友
都
追
着
要

簽
名
哩
。

A
lbert

很
聰
明
，
很
清
楚
自
己
的
追
求
，
要
在
適
當
的
位
置
做
最

適
當
的
事
，
例
如
讀
大
學
之
時
，
他
從
不
以﹁
明
星﹂
自
居
，
他
會

主
動
跟
同
學
落
場
踢
球
，
在
飯
堂
吹
水
，
於
是
很
快
與
大
夥
兒
打
成

一
片
，
享
受
着
正
常
的
學
生
生
活
。

另
一
邊
廂
當
上
老
闆
之
時
，
接
手
的
唱
片
公
司
，
也
連
同
多
位
歌
手
合
約
：

﹁
我
也
是
藝
人
，
大
家
都
為
自
己
爭
取
更
多
宣
傳
和
資
源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事
，

但
我
自
知
賺
不
到
經
理
人
這
口
飯
，
第
一
時
間
無
條
件
的
將
合
約
回
贈
給
他

們
，
無
拖
無
欠
，
他
日
合
作
用
部
頭
就
更
方
便
了
。﹂

二○
○

三
年
沙
士
爆
發
，A

lbert

剛
錄
好
了
張
德
蘭
的
新
唱
片
，
可
惜
當
時

的
香
港
如
死
城
，
他
想
出
了
一
個
雙
贏
的
辦
法
，
要
求
有
線
為
他
免
費
播
放
德

蘭
的
的
廣
告
，
然
後
再
分
紅
，
結
果
那
廣
告
全
程
熱
播
，
也
為
唱
片
公
司
締
造

了
高
銷
量
成
績
。

A
lbert

靈
活
的
頭
腦
就
像
如
日
方
中
的
年
輕
人
，
原
來
今
年
他
將
踏
入
六
十

歲
，
登
陸
了
！
他
演
繹
着
不
老
的
傳
說
，
到
底
他
是
如
何
保
持
青
春
的
呢
？

﹁
我
數
十
年
來
體
重
加
減
不
超
過
三
磅
，
吃
多
了
運
動
也
不
能
補
救
，
最
重
要

見
飽
即
停
，
少
吃
多
餐
；
還
有
買
衣
服
要
選
最
合
身
的
，
緊
一
點
點
也
好
，
胖

了
很
易
察
覺
得
到
；
再
者
多
唱
歌
，
一
定
唱
自
己
喜
歡
的
歌
，
開
口
之
時
已
感

快
樂
…
…﹂
原
來
他
正
打
算
把
六
十
種
不
同
的
不
老
秘
訣
公
開
，
並
將
在
本
月

下
旬
登
陸
演
唱
會
中
派
發
，
我
舉
了
手
要
一
份
，
青
春
誰
不
想
？

不老的區瑞強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前
香
港
大
學
校
長
黃
麗
松
教
授
，
我
們
那
代
學

生
都
暱
稱﹁
阿
松﹂
的
校
長
，
四
月
中
於
英
國
去

世
，
享
年
九
十
五
。

﹁
阿
松﹂
不
算
親
民
，
那
時
也
不
作
興
這
套
。

他
由
一
九
七
二
到
八
六
年
當
港
大
校
長
，
我
們
在

校
的
時
候
，
已
是
他
任
期
的
中
後
期
了
。
作
為
一
個
普

通
過
普
通
的
學
生
，
我
在
校
園
只
見
過
他
一
次
：
有
天

在
圖
書
館
等
電
梯
，
門
一
開
，﹁
阿
松﹂
跟
幾
個
人
一

起
出
來
，
我
們
就
進
去
，
大
家
都
沒
打
招
呼
，
真
是
疏

離
得
可
以
。
反
而
到
了
一
九
九
三
至
九
五
年
左
右
，
我

常
去
北
京
出
差
，
有
次
在
飛
機
上
碰
見
他
，
當
然
他
不

認
得
我
，
只
是
在
旅
途
遇
到
故
人
，
一
時
感
覺
特
好
，

便
上
前
自
我
介
紹
，
這
種
情
況
相
信
任
何
老
師
和
校
長

都
必
常
遇
上
。
他
倒
是
很
親
切
，
笑
容
可
掬
，
坐
着
聊

了
一
會
，
內
容
已
不
記
得
，
好
像
都
是
關
於
小
提
琴

的
，
且
是
他
說
的
多
。
不
過
那
次
最
奇
的
是
同
機
竟
遇

上
一
個
多
年
不
見
的
中
學
同
學
，
原
來
她
畢
業
後
當
了

國
泰
空
姐
，
京
港
兩
邊
飛
，
也
常
遇
上
黃
麗
松
，
職
責

上
要
給
他
添
茶
遞
水
，
閒
話
家
常
，
看
來
她
與﹁
阿

松﹂
的
交
情
遠
比
我
們
好
！
那
次
就
是
在
她
拿
熱
水
給

校
長
的
時
候
被
我
認
出
來
的
。
那
程
飛
機
真
是
段
奇
妙

旅
程
，
在
狹
窄
的
空
間
同
時
遇
上
二
友
，
可
惜
沒
作
筆
記
，
細
節

已
不
復
得
。

黃
麗
松
是
港
大
首
位
舊
生
兼
華
人
校
長
，
翻
看
他
一
篇
約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有
關
︽
董
浩
雲
日
記
︾
的
演
講
辭
，
提
到
一
九
七
二
年

獲
聘
出
任
港
大
第
十
任
校
長
時
，
有
這
麼
一
句
：It

w
as
heard

that,
at
that

tim
e,
m
y
appointm

ent
aroused

certain
atten-

tion
in
H
ong
K
ong,

and
even

in
the
C
hinese

com
m
unity

in
SoutheastA

sia

，
可
見
當
時
不
單
香
港
某
些
人
對
他
的
任
命
有

意
見
，
就
連
他
教
過
書
和
當
過
大
學
校
長
的
東
南
亞
，
也
有
華
人

看
不
順
眼
。
這
番
話
，
在
講
辭
裡
應
是
為
了
突
出
故
友
董
浩
雲
不

屈
不
撓
的
精
神
，
但
也
可
見﹁
阿
松﹂
當
年
絕
非
無
驚
無
險
到
公

卿
。黃

麗
松
一
九
二
零
年
出
生
，
經
歷
民
國
、
抗
日
、
港
大
教
育
、

英
美
深
造
、
南
洋
教
學
，
又
回
到
香
港
這
夾
縫
中
求
生
的
城
市
工

作
，
最
後
在
英
國
終
老
，
深
深
體
驗
了
好
幾
個
時
代
。
至
於
他
有

沒
有
超
越
時
代
，
則
要
交
歷
史
評
斷
。

遇上黃麗松 翠袖
乾坤
伍淑賢

吃
過
呼
子
朝
市
的
花
枝
丸
，
打
着

汽
車
引
擎
，
朝
下
一
個
景
點
進

發
︱
︱
有
田
陶
瓷
主
題
公
園
。

對
瓷
器
有
着
一
份
特
別
鍾
愛
，
初

期
是
收
集
瓷
器
玩
偶
，
其
後
則
以
實

用
性
的
瓷
器
用
具
為
主
，
茶
壼
、
茶
杯
、

碗
碟
、
果
盤
，
一
屋
都
是
，
有
貴
重
名
牌

產
品
，
也
有
式
樣
趣
怪
的
便
宜
貨
！

記
得
以
前
在
參
觀
一
些
陶
瓷
展
覽
時
，

經
常
會
看
到
關
於
有
田
燒
的
歷
史
或
介

紹
，
卻
不
知
原
來
聞
名
於
日
本
和
歐
洲
的

有
田
燒
，
是
來
自
於
佐
賀
西
部
地
區
的
有

田
町
。

佐
賀
的
有
田
燒
在
日
本
十
分
有
名
。
有

着
四
百
年
歷
史
的
有
田
燒
是
日
本
代
表
瓷

器
之
一
，
亦
是
日
本
歷
史
上
最
早
的
瓷

器
。
由
中
國
︵
景
德
鎮
︶
及
朝
鮮
傳
入
的

製
瓷
技
術
發
展
出
來
的
有
田
燒
，
以
青
花

瓷
、
猶
如
透
明
的
漂
亮
白
瓷
、
色
彩
絢
麗

纖
細
的
彩
繪
等
燒
製
技
術
，
為
瓷
器
界
定

下
新
的
美
學
標
準
，
聞
名
世
界
。

江
戶
時
代
前
期
，
出
自
肥
前
有
田
的﹁
有
田

燒﹂
，
大
多
以
伊
萬
里
港
為
集
散
港
，
所
以﹁
有
田

燒﹂
又
名﹁
伊
萬
里
燒﹂
，
兩
個
名
稱
雖
然
不
同
，

但
是
燒
製
所
採
用
的
瓷
土
、
瓷
器
的
紋
樣
式
樣
以
及

繪
飾
技
法
都
相
同
，
所
以
統
一
成
了
現
在
的
叫
法

﹁
伊
萬
里
有
田
燒﹂
，
同
樣
是
佐
賀
縣
的
出
產
。

洋
溢
着
異
國
風
情
的
有
田
陶
瓷
主
題
公
園
，
在
巴

洛
克
式
的
巨
大
庭
院
中
，
重
現
了
十
八
世
紀
德
國
的

茨
溫
格
宮
殿
，
彷
彿
置
身
歐
洲
莊
園
古
堡
。
宮
中
蒐

藏
世
界
知
名
的
有
田
燒
作
品
，
從
江
戶
時
代
到
明
治

時
期
的
作
品
中
，
可
清
楚
了
解
有
田
燒
的
歷
史
演

變
。
另
外
，
一
八
七
零
年
維
也
納
世
界
博
覽
會
中
展

出
的
一
百
八
十
公
分
大
花
瓶
，
是
遊
覽
宮
中
必
看
珍

藏
之
一
。
在
有
田
燒
工
房
中
可
體
驗
捏
陶
、
彩
繪
的

樂
趣
，
即
使
是
初
學
者
都
能
創
作
出
獨
一
無
二
的
有

田
燒
。 邂逅有田燒

琴台
客聚
黃仲鳴

海闊
天空
蘇狄嘉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坊間經常聽到小爐匠招
徠生意的吆喝聲，「鋦盆子鋦碗嘞」、「打錫壺
嘞」、「打銀鐲子嘞」……有時聽到銅鑼「叮
噹、叮噹」的聲音，每當聽到這熟悉的聲音後，
頑童們總會唱着兒歌：「鋦盆鋦碗鋦大缸，鋦了
個盆子盛飯湯啊，鋦了個盤子盛乾糧啊」，遂跑
到大街上圍觀看熱鬧。
小爐匠，是民間的小手工業者，也稱作「小爐
子」，這些手藝人是鄉村坊間的常客。小爐匠相
對「大爐匠」而言，大爐匠就是鐵匠。鐵匠又分
為鐵匠舖和打跑鐵兩種，專門打鋤鐮銑橛、鍘刀
菜刀、槍刀劍戟、擔杖勾子牛鼻具之類。鐵匠使
用的是大火爐，一般是兩人以上配合作業。小爐
匠則用的是小火爐，不打大鐵器，只做零碎的修
補活，故叫作小爐匠。小爐匠跟鐵匠一樣供奉太
上老君，在他們心裡，太上老君是祖師爺。天庭
中的太上老君燒八卦爐煉丹，爐匠燒爐子煉鐵，
煉製的物種不同，工序卻大同小異，就算幹的一
個行當吧。
小爐匠是手藝工匠的統稱，細分起來有多種，
最常見的是鋦匠、錫匠、銀匠、白鐵匠。這些手
藝發展歷史也不盡相同，他們都有着各自的稱
謂。小爐匠一般是一個人串鄉，獨立完成所接的
活計，每到一個村，活少了呆一天，活多了住下
連續幹幾天再走。
小爐匠挑着挑子走街串巷兜攬生意，挑子也很
別致，也和剃頭匠的挑子似的「一頭熱」，熱的

一頭是火爐，冷的一頭是工具和材料，另外還有
被褥卷。在挑子的一端箱子提樑上，還懸掛着一
面小銅鑼和兩個小鐵錘，小爐匠走的時候小鐵錘
左右搖晃，就會來回敲打小銅鑼，發出「叮噹、
叮噹」的響聲，告知小爐匠來了。有些小爐匠邊
走邊大聲吆喝，也不過是溜溜嗓子助助興罷了。
小爐匠行當中的鋦匠，以鋦盆鋦碗鋦大缸為

主，鐵鍋補漏為輔，有些地方稱呼他們「錮露
子」。錮露二字，新華詞典解釋為用融化的金屬
堵塞金屬物品的漏洞，也叫作錮漏。鋦匠歷史悠
久，據說早在南宋時期，就有了這行當，當時都
是幹些民間的「粗活」。清朝時期，八旗子弟喜
歡賞花養鳥、玩瓷藏玉，這些物件少不了磕磕碰
碰，一旦家藏的珍貴玩器失手碰裂，便找鋦匠設
法修補，鋦匠精雕細琢，用金、銀、銅鋦釘鋦
好，還利用裂紋的走向，「鋦釘做花，金線填縫
作梗」，令把玩者非常滿意，「細活」也應運而
生了。到了民國，細活鋦匠行當逐漸走向民間，
很快登峰造極，形成了一門絕活藝術。
鋦匠的絕活就在於把破碎的瓷器還原如初，並
且在破損處雕琢出花樣來，讓僱主感到滿意。高
明的鋦匠，無論是瓷器，還是陶器、瓦器，就是
鐵鍋也能補得滴水不漏。在鋦匠手裡，從小小的
鼻煙壺到大盆子，就連盛四五百斤水的大缸也不
在話下。鋦匠按照對縫還原、鑽頭打眼、上鋦
釘、塗油泥等工序，每道工序都是小心翼翼，鋦
好後盛上水檢驗，最後主家付錢完活。

鋦匠使用的鑽弓和鑽頭有大小，可根據不同材
質的器皿隨時更換，最硬的鑽頭是金剛鑽，「沒
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這句歇後語就出自於
此。鋦匠每幹完一個活，都是按鋦子數量算錢。
錫匠和銀匠是時代的產物，他的歷史要比鋦匠

更為久遠。據歷史記載，中國是發現和使用青
銅、鉛錫、白銀最早的國家之一，已有四千多年
歷史。這些金屬除了製作兵器和鑄件以外，還做
各種式樣的飾品。到了漢唐，金屬飾品進入鼎盛
時期，形成了深厚的民間首飾文化。隨着金屬飾
品的廣泛應用，不但官家有專門的製造大作坊，
民間也有小作坊，還出現了流動的錫匠和銀匠。
在民間，鉛錫合金常用於製做燎壺和酒壺。若
出現滲漏，錫匠就上門代為修理，錫匠支好爐子
把錫熔化，趁着熱勁把錫水滴進漏洞，堵住漏
眼。若是破損嚴重，就將舊壺材料放到盤子上稱
一下重量，而後再和主家講好價錢。錫匠將破錫
壺回爐熔化，重新打製一把新壺。打造完畢，取
水灌入壺中，當眾顯示不漏水，方可收錢。
銀匠一般在舖子裡做活，銀匠店做的金銀首飾

花樣繁多，主要的是童飾和女飾。但凡走鄉串街
的流動銀匠，大多是招攬了活回到舖子裡去打
造。有些僱主不同意將自己的銀料帶走，銀匠也
會當場打造。一般說來，銀匠在現場以修理破損
銀器為主。
清末民初以後，白鐵製做器具盛行，民間普遍

使用白鐵燎壺、酒壺等器皿，小爐匠又多了一份
鐵皮活，也就出現了「白鐵匠」。白鐵匠改打錫
壺為白鐵壺，修理白鐵器具也用上了鉚焊，他們
走街串巷時的吆喝聲改為「焊白鐵壺嘞……修理
白鐵鍋……」。
時代在發展，人類在進步，人們生活日用品也

在更新換代。不銹鋼產品的大量使用，瓷器、陶
器、瓦器也加入了新工藝，破損率明顯降低。生
活用品的豐富，人們也大方起來，再也不吝嗇蠅
頭小利，也不為破損器具而惋惜。萬能膠的應
用，破損了的工藝品用膠黏合，達到了天衣無縫
的效果，要比鋦補更為美觀。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小爐匠漸漸地、悄無聲
息地消失了。坊間難覓小爐匠並不奇怪，一個時
代應運一個行業，什麼時代造就什麼工匠，小爐
匠也會與時俱進。小爐匠已不見了蹤影，並非是
沒有了謀生營生，他們也是隨着時代的發展而
動，去尋求更能體現自身價值，掙錢更多的發財
門路了。
久違了的小爐匠，他在記憶裡還是那樣熟悉。
小爐匠走了，可他留給歷史的印跡難以抹去，中
華民族勤儉持家的優良傳統永存，小爐匠精湛的
手藝將會存留在技藝大全寶典中。有朝一日，小
爐匠會登上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或許是鋦
匠，或許是錫匠，或許是銀匠，無論是整體，還
是其中的一項，都會是一個時代的象徵。

坊間難覓「小爐匠」

百
家
廊

卞
允
斗

在
這
個
談﹁
權
利﹂
的
社
會
，
卻
很
少
人
談

到﹁
兒
童
權
利﹂
。﹁
兒
童
權
利﹂
是
什
麼
？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於
一
九
八
九
年
正
式
在
聯

合
國
大
會
上
獲
得
通
過
，
列
明
兒
童
均
享
有
：

生
存
、
發
展
、
受
保
護
和
參
與
等
各
方
面
的
權

利
，
而
香
港
亦
在
一
九
九
四
年
簽
署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
當
政
府
簽
署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
即
代
表

它
同
意
：
受
國
際
法
中
為
兒
童
達
致
一
系
列
基
本
標

準
而
訂
立
的
條
例
束
縛
、
提
供
一
個
法
律
框
架
以
確

保
能
夠
達
到
這
些
標
準
。
這
表
示
透
過
立
法
使
該
國

家
的
法
例
包
含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精
神
、
為
履
行

兒
童
權
利
訂
立
明
確
並
有
時
限
的
目
標
，
當
中
考
慮

所
有
可
行
的
方
法
。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包
括
了
保

障
兒
童
的
四
種
權
利
：
存
活
權
、
發
展
權
、
受
保
護

權
及
參
與
權
。
在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
兒
童
存
活
權
和

受
保
護
權
遇
到
很
大
的
挑
戰
，
當
地
很
多
兒
童
連
基

本
生
存
、
衛
生
、
醫
療
、
教
育
等
也
得
不
到
應
有
保

障
。
孩
子
來
到
這
世
界
上
的
時
候
並
沒
有
選
擇
權
，

成
人
有
責
任
保
護
孩
子
，
讓
他
們
有
生
存
和
成
長
權

利
。
而
在
發
達
國
家
，
兒
童
面
對
的
不
是
糧
食
不

足
、
沒
有
足
夠
社
會
資
源
問
題
，
反
之
在
物
質
豐
富
的
社
會
，

出
現
大
量
偏
食
、
肥
胖
等
情
況
。
發
達
國
家
存
活
權
問
題
不
及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嚴
峻
，
然
而
發
展
權
卻
面
對
很
大
的
衝
擊
，
發

展
權
即
是
兒
童
有
權
接
受
一
切
形
式
的
教
育
，
使
個
性
、
才
智

和
能
力
得
到
充
分
發
展
，
發
達
國
家
的
家
長
，
普
遍
都
很
重
視

孩
子
的
教
育
程
度
，
甚
至
於
對
孩
子
還
存
在
一
種
非
理
性
的
期

望
，
也
因
此
令
兒
童
享
受
閒
暇
、
進
行
遊
戲
，
以
及
參
與
文
化

及
藝
術
活
動
的
權
利
受
到
忽
視
。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其
中
一
項
是
兒
童
享
有
參
與
權
利
，
社

會
上
大
大
小
小
的
議
題
，
直
接
或
間
接
與
兒
童
有
關
，
但
他
們

可
否
參
與
其
中
呢
？
關
於
家
裡
：
外
出
吃
飯
，
孩
子
可
否
選
擇

哪
間
餐
廳
？
父
母
離
異
時
，
孩
子
可
否
說
不
？
孩
子
可
否
選
擇

參
加
哪
個
興
趣
班
？
關
於
社
區
：
公
園
裡
的
遊
玩
設
施
變
得
公

式
化
，
孩
子
可
否
給
意
見
？
關
於
國
家
：
國
家
打
仗
，
孩
子
可

否
說﹁
停﹂
？
成
年
人
會
說
，
孩
子
年
紀
小
，
當
然
不
能
由
他

們
作
決
定
。
但
︽
兒
童
權
利
公
約
︾
帶
出
的
訊
息
不
是
由
兒
童

作
決
定
，
而
是
當
我
們
制
定
政
策
，
作
出
決
定
時
，
應
把
兒
童

如
何
獲
得
最
佳
保
障
和
他
們
的
想
法
列
為
考
慮
因
素
，
因
為
無

論
任
何
政
策
，
都
會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間
接
或
直
接
的
影
響
兒
童

們
，
若
兒
童
們
沒
有
良
好
環
境
的
培
育
，
未
來
社
會
將
付
出
巨

大
的
成
本
。

兒童的權利 思旋
天地
思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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